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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中村作为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具备了城市与农村的双重特性，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随着数

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的深度互嵌为城中村治理注入新的动能与活力。本文阐释了数

字技术赋能城中村治理的基本内涵，选取广州市Y村开展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探讨数字技术赋能城中村

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发现，Y村存在居民公共精神缺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数字素养

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了解决数字技术赋能城中村治理的现实困境，本文提出了增强情感联结，培育居民

公共精神；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引培并举，强化数字人才队伍建设等优化路径。 
 
关键词 

数字技术，赋能，城中村，优化路径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Urban  
Village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Y Village in Guangzhou City 

Yulian Lu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Sep. 21st, 2024; accepted: Oct. 25th, 2024; published: Nov. 5th, 2024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199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1996
https://www.hanspub.org/


骆钰鐮 
 

 

DOI: 10.12677/ass.2024.1311996 149 社会科学前沿 
 

 
 

Abstract 
As a product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ystem, urban villages possess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With the updating and 
it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jects new momentum and vitality into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villages.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urban village governance, selects Y Village in 
Guangzhou to conduct field research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explore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urban village governanc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Y village has problems such as a lack of public spirit among residents, insufficient con-
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need to improve digital literacy.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empowering urban village governance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pro-
poses to enhance emotional connections and cultivate residents’ public spirit; Increase investment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dhere to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both at-
tracting and training,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alent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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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中村治理是一项综合性强、覆盖面广的系统性工程，在推进城中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底数摸

清难、人口流动性强等问题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

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作为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力量，其更新迭代驱动着政府转型

与社会治理变革，城中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近年来，我国多地积极开展数字

技术赋能城中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为城中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为了进一步探讨数字技

术赋能城中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本文引入数字治理理论，选取广州市 Y 村为研究案例，于 2023
年 4 月至 5 月参与政府座谈会，与城中村治理办工作组进行沟通调研，了解数字技术在 Y 村的基本使用

情况。同时进行实地走访，对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本地村民、外来人口等进行深度访谈，获取一手资料

并展开研究。 

2. 理论基础 

数字治理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1]，是治理理论与数字技术相结合而衍生的理论范式，国内

的相关研究始于竺乾威教授[2]。数字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重新整合。通过调整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整合政府职能，重塑管理流程，以达到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目标。第二，以需求为基

础的整体主义。这一部分强调了公共服务的信息化建设，集中体现了数字时代的治理价值取向。第三，

数字变革。数字治理的核心是将数字技术与治理实践有机结合以实现治理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与基层

组织管理者理念的“互构”驱动了数字治理理念的生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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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数字治理理论应用到城中村治理研究当中，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数字治理理论强调以

多元主体协同的方式来调整治理结构。在城中村治理进程中结合数字治理理论，将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以应用，能够为构建多层次、多部门联动的治理格局提供思路，推动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其二，数字治理理论满足本研究提升城中村治理效能的目标需要。数字治理意味着治理

手段、治理理念的创新，强调数字技术与治理行为的高度融合。而在城中村治理过程中持续嵌入数字技

术，能够优化治理工具，推动城中村治理各项工作高效展开。数字治理理论为探索数字时代的基层治理

提供了新的思路，适用于分析数字技术赋能城中村治理的相关研究。 

3. 数字技术赋能城中村治理的基本内涵 

3.1. 数字技术赋能 

“数字技术赋能”一词由“数字技术”与“赋能”组成，在厘清数字技术赋能的基本内涵前，需要对

这两个词语展开界定。周济南(2021)提出，数字技术是以海量数据为基础，包括互联网、云计算等综合作

用的技术体系[4]。王琴梅、杨军鸽(2023)将数字技术定义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系，认为数字技术是信息技

术发展的高级阶段[5]。而有关“赋能”的理解，沈费伟(2020)提到，赋能是借助各种方式和手段赋予弱势

群体能力、权力以激发个体自我效能感，达到更佳生活状态[6]。从本质上看，赋能是通过各种手段、方

法、途径来赋予主体能力并促使其达成目标的过程。关于数字技术赋能的内涵，刘平峰、张旺(2021)认为，

数字技术赋能是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重构生产要素体系并为产业链提供系列增值服务[7]。林永

民等(2024)则认为数字技术赋能是应用数字技术，开创新的方法路径或可能性，激发主体能力并完成既定

目标的过程[8]。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数字技术赋能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采取多种手段赋予特定

主体能力并推动特定领域发展的过程。 

3.2. 城中村治理 

城中村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单元，肩负着为外来人口提供廉价租房、承载城市文化等功能。李培林(2002)
提出，城中村实质上是一个由血缘、地缘等社会网络凝结而成的共同体[9]。边宝莲、张利和(2007)则将城

中村定义为保留集体土地性质及集体经济组织的小区，认为城中村呈现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非城非

乡聚落形态[10]。基于北京城中村的案例研究，冯晓英(2010)认为城中村治理是多元主体合作治理解决社

会问题的过程[11]。 
城中村治理涉及户籍制度、土地政策调整、人口迁移等多方面内容，主要是指为推动城中村建设和

发展，对城中村场域开展管理和利益协调的过程，包含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手段、治理目的四要

素，即政府、集体经济组织、本地村民、外来人口、企业等多元主体协作，对城中村内的治安维护、环境

整治、外来人口管理等事务进行持续调整和治理，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共享治理成果的过程。 

3.3. 数字技术赋能城中村治理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发展态势迅猛，成为驱动城中村治理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为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技术手段。数字技术为城中村治理提供了包含大数据、5G、

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在内的核心工具，但数字技术赋能城中村治理并不仅仅

是依托数字技术手段对城中村场域内部开展治理行为，还秉承着公平正义、社会责任等公共价值导向。

本文将数字技术赋能城中村治理定义为以数字治理理念为指导，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

技术，不断提升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培养治理主体数字素养，对城中村展开治理并由此产生正向作用

的一种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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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技术赋能 Y 村治理的实践成效 

Y 村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现有户籍人口约 8000 人，来穗人口超 12 万人，流动人口密集且流动性强。

辖区内设置 14 个集体经济组织，7 个社区居委会。据集体经济组织统计，Y 村现有集体固定资产超 6 亿

元。自撤镇设街以来，物业租赁成为本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白云区道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完工通

车，大量外来人口涌入 Y 村居住，“二手房东”租赁业务蓬勃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城中村治理效能，近

年来，Y 村在党组织带领下，积极探索超大城市城中村治理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以数字技术赋能城中村

治理，筑牢基层治理基础。 

4.1. 推行智慧党建，筑牢基层治理堡垒 

Y 村坚持以党建引领城中村数字化治理，将党组织的触角向基层延伸，形成上下贯通的基层党组织

治理架构。组织开展“个十百千万”党建工作，通过组建辖区内党组织微信沟通群，让村社基层干部与

企业结对，让党员与群众结对，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同时，在区委和街道党工委指导

下，打造“线上大讲堂”，利用线上会议、线上直播等功能开展党建知识宣讲活动，提升传播效率并扩大

传播影响力。 

“我们在微信群发布时政消息、政策热点解读等内容，这样可以潜移默化开展党性教育，推进党建工作。而且

党员可以线上和群众沟通交流，有什么意见建议第一时间反馈给党支部。”(访谈记录：政府工作人员 G，2023-04-26) 

Y 村还开发了线上党建小程序，主动探索党员作用发挥的新路径。小程序内设置“云党建”“镇街

呼”等模块，群众可以线上提交个人需求，镇街将按照情况匹配党员为群众提供及时帮助。谈起线上党

建小程序，工作人员说： 

“镇街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发起呼叫，不同部门接到呼叫之后一起分工协作，迅速处理，这个响应速度是非常快

的。”(访谈记录：政府工作人员 G，2023-04-26) 

4.2. 建设智慧警务室，实现部门治理联动 

Y 村积极构建“互联网＋城中村治理”模式，在辖区内建设智慧警务室，实现村务、警务融合治理。

智慧警务室内设置有综治服务中心、居民调解室、民警办公室、备勤室等智能警务服务区，实现便民服

务、司法调解、综合执法、社区管理一体化。借助智慧警务室，可以迅速调动公安、司法、消防等部门资

源，带动治理力量下沉，提升社会响应效率。 
此外，智慧警务室内还配备自助办税终端机、法律咨询机及智慧警务 E 站通等智能设备，证照、户

政、车驾管、出入境等业务无需线上预约，现场即可完成自助办理。对正在使用设备的群众进行访谈，

访谈对象对智慧警务室的建设表示了认可： 

“我今天是过来办出入境签证的，在这个机器上就可以完成，不需要预约也不用在人工窗口等，真的挺方便的，

不用这么热还跑来跑去，吹着空调就把签证办好了，满意，非常满意。”(访谈记录：外来人口 J，2023-5-24) 

4.3. 推广智慧门禁，提升治理智慧力 

城中村内出租房、群租房密集，如何动态掌握承租人员的进出信息，成为出租屋管理工作的难点。

针对出租屋流动人口多、管理难度大等问题，Y 村借助科技力量，将人脸识别技术广泛应用于城中村治

理，全面推广智慧门禁系统。 

“我们的智慧门禁系统具备了可视化对讲、手机远程开门、人脸识别等功能，能够基本满足居民的生活安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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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且出租屋门禁建设工作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门禁安装工作的开展情况已经纳入了平时的考评体系里面。”

(访谈记录：政府工作人员 T，2023-5-24) 

目前，Y 村出租屋已全面覆盖智能电子门禁，达成“人来登记、人走销户”，有效破解来穗人员管理

难题，实现了出租屋人口流动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提及门禁系统的变化，访谈对象表示： 

“那肯定是现在的门禁系统好啊，有了这个门禁，不带钥匙都可以开门了，而且想开门的话要有权限才行，不

是这栋楼的人不可以进来。我觉得这样子住得比较安全，谁进来谁出去，都有记录有联网，还是很放心的。”(访谈

记录：外来人口 W，2023-4-26) 

5. 数字技术赋能城中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5.1. 居民公共精神缺失 

刘珊(2024)研究发现，公共精神是个体对所在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及价值规范的认同与归属，包括公共

价值、公共秩序等内容[1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整体居民素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公共精

神缺失的情况仍然有待改善。从调研情况来看，Y 村表现出居民公共精神缺失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居民

公共参与意识薄弱、协作意识匮乏。 
首先是居民公共参与意识薄弱。传统乡土社会有着明晰的地理边界，成员间相互了解并对村庄具有

较强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有着较高的积极性。而在城市化背景下快速形成的城中村，

社会空间相对封闭，居民社会参与意识趋于弱化。有限理性下的城中村居民以被动参与为主，尚未形成

主人翁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公共精神的形成，削弱了数字技术赋能城中村治理的效能，阻碍数

字技术工具价值的发挥。Y 村外来人口数量多，租房现象普遍且居民群体在年龄、学历、家乡等方面存

在较大差异，邻里间沟通交流较少，社会参与式微难以避免。提及较少参与城中村治理事务的原因，有

外来人口回答： 

“白天一大早我就出去上班了，晚上下班才有一点时间回出租屋休息，没什么时间去关注外面的事情，你让我

去参加治理反馈问题，这个我真的不太了解。主要是工作太忙，下班回去只想好好休息。而且我们是外地人，村里

面的大事小事都不是很了解，认识的人都没有几个，这很正常啊，他们本地人应该会比较清楚。”(访谈记录：外来

人口 W，2023-4-26) 

其次是居民协作意识匮乏。协作意识主要强调了社会成员在面对公共事务时能够相互合作并给予帮

助，是生活共同体向心力的重要体现。现代城中村治理强调了合作治理与自治，协作意识的匮乏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群众交流沟通，使得数字技术的实时性、互动性难以有效发挥。从实地走访的情况来看，Y
村居民互动较少，对于相互帮助、相互协作表现出了较为冷漠的态度： 

“我附近都是出租屋，那些人一年搬进来搬出去好几次，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一年都见不到几次面，基本没

什么交流，你让我怎么去互相帮助？自己管好自己，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就已经很不错了。”(访谈记录：本地村民 L，

2023-4-26) 

5.2.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一方面，数字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数量不足。由于城中村治理涉及的数据资源繁多，基础性信息的收

集向来被视为基层工作的难点。在与政府工作人员交谈过程中了解到，目前数字资源的共享在横向层面

与纵向层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横向上，部门间数据联动不足，信息壁垒现象普遍存在，部分信息出现重

复收集、多头采集、数据不对接的情况，数据资源无法开放共享。纵向上，存在层级间的政府平台不兼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1996


骆钰鐮 
 

 

DOI: 10.12677/ass.2024.1311996 153 社会科学前沿 
 

容、不匹配等问题，后端集成不足，跨平台的数据共享尚未实现。数字资源横向联动困难，纵向共享不

畅等现实问题增加了基层工作负担，掣肘数据信息的深度整合。 

“如果有一个可以将部门数据联通的数字平台那肯定好啊，最理想的就是一个部门收集信息，其他可以部门一

起使用。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负担可以减轻很多，就可以用更多时间和群众对接了。”(访谈记录，政府工作人员 T，

2023-5-24) 

另一方面，数字设备更新不及时。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是保障数字技术赋能城中村治理的基本条件，

是数字技术真正落地的前提。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Y 村目前大部分设备设施已完成更新迭代，但是部

分区域的数字化设备尚未及时更新，维护保修工作也相对滞后，数字基础设施配置质量参差不齐。 

“设备的维护升级投入不小，电子设备的更新和购置都是需要走流程申请报批的，而且本身系统的更新速度就

很快，所以有时候会出现更新不及时的情况。”(访谈记录：政府工作人员 T，2023-5-24) 

5.3. 数字素养有待提高 

首先是政府工作人员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足。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带动作用，需

要经常性使用数字设备开展城中村治理工作，因此，基层工作者熟练掌握政务平台、在线软件等数字化

工具，才能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发展，与群众形成良性互动，避免数字技术资源的浪费。从调研的情况

来看，Y 村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尚未能熟练地使用数字设备，对于数字技术的运用还停留于简单的操作阶

段。同时，部分工作人员对数字技术赋能的理解不深入，数字素养的认识不全面，缺乏数字实践和创新

能力，未能充分挖掘数字技术的潜在效用。 
其次是居民数字素养有待提升。数字素养是技术与价值的高度耦合，能够映射公共价值创造与治理

赋能[13]，居民作为城中村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数字素养不足将影响数字化治理的推进，制约数字技术公

共价值发挥。访谈发现，Y 村部分居民受文化水平、年龄条件、生活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尚未掌握数字

技术应用方法，对数字技术的接纳程度偏低，数字素养亟待提升。个别居民由于线上操作不够便利的问

题，对数字技术产生了抗拒心理，难以享受数字红利： 

“我听别人说过用手机就可以办驾照年审，但是我自己试过，又要人脸识别又要拍照提交资料，而且打开的时

候网络又不是很好，一直卡，好麻烦。我这些老人家反应慢，不懂怎么操作，所以还是要等家里小孩放假回来帮我

弄。你们年轻人肯定觉得很方便，我学东西没这么快，我还是喜欢现场办业务，不喜欢网上弄。”(访谈记录：本地

村民 C，2023-5-24) 

6. 数字技术赋能城中村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 

6.1. 增强情感联结，培育居民公共精神 

在城中村场域中，公共精神发挥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凝聚城中村治理主体的重要作用。因此，

必须重视数字技术带来的实际治理效能的提升，培育具有公共精神的现代公民，实现数字技术与城中村

治理逻辑的有机互动，夯实数字社会治理基础。 
首先是积极开展城中村公共活动，强化居民归属感与认同感。个体在参与公共活动的过程中可以产

生对公共价值的认同感，并将对公共价值的认同内化为公共精神。因此，应当鼓励城中村内的社会组织、

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开展文化汇演、社区联谊、文化沙龙等公共活动，培养居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兴趣。

利用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微信群等渠道传播公共活动的举办信息，线上开展活动报名及审核工作并组

建专属线上群聊，以线上报名加线下开展的形式，增加群众双向互动。通过丰富多样的公共活动，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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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提供更多寻求身份认同及集体认同的机会，增强居民对城中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改变城中村交往“原

子化”“疏离化”等问题。 
其次是以数字化手段凝聚情感共识。一方面，依托大数据算法推荐功能，分析识别群众搜索偏好及

浏览偏好，以线上推文、微信消息等形式精准推送最新政策、权威报道等信息，保障信息触达，调动群

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同时，鼓励群众利用数字终端拓宽信息获取面，在线获取政策文件、村务公

示等资讯。通过知情权的保障激发居民自我认同感与村社认同感，让居民从旁观者身份向参与者身份转

变，以情感变化带动治理效能的提升。另一方面，结合微信群、QQ 群等第三方数字工具，开辟线上交流

公共空间，组建覆盖面广、沟通便捷的线上交流渠道，鼓励群众线上互动联系，增进情感联结。 

6.2. 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通信硬件、软件等方面的设备设施，是数字技术赋能的基础。完善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数字技术在治理领域的融合应用，提升数据要素流转效率，改善城中村数字技术

资源配置现状。 
首先是搭建数据共享平台。由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牵头，梳理当前可用的大数据资源，建立城中

村治理大数据库。编制数据目录并定期对外发布，促进部门间信息交流。在此基础上，联合其他行政部

门打造以数据为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智能化数据共享平台，依托数字技术实现系统数据的无缝对

接。同时，充分利用市场主体的技术优势，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鼓励企业参与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引导

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校参与技术研发、数据分析等环节，提升数据共享平台算力，提高数据共享平台

的建设效率。 
其次是优化城中村通信网络建设。在资金保障方面，适当向通信网络基础较差的城中村提供财政补

贴，成立专项财政资金用于城中村通信网络建设工作。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作用，鼓励集体经济组

织利用集体经济收入改善通信网络质量，弥补市场配置不足，充分保障城中村通信网络建设资金需求。

在网络技术方面，逐步推进 5G 网络向城中村延伸，提高网络基站建设数量并优化空间布局，增强网络稳

定性，为推进城中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打通基础设施建设障碍，提供底座支撑。 

6.3. 坚持引培并举，强化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加快城中村治理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力量。培育数字人才，必须坚持内部培养与

外部引进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扩大数字人才规模，为深入推进城中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撑。 
一方面，加大数字人才培养力度。由政府牵头，与科技企业合作打造数字技术培养基地、重点实验

室，同时，鼓励城中村周边科研院校开设数字技术相关课程，推动产学研深入融合，共同培育城中村治

理数字型人才。定期安排基层治理工作人员前往基地参观学习，了解最新数字技术发展动态，接触最新

技术成果，进一步提升工作人员数字知识水平和技术应用能力，组建一支具备数字思维与业务能力的高

素质基层工作队伍。 
另一方面，加大数字人才引进力度。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方案，提升专业人才薪资待遇并加

快人才公寓建设，完善子女入学、落户、住房安置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吸引数字型人才下沉到城中村治

理工作中。根据城中村实际发展需要，提高大数据应用、数据分析等相关专业的人才引进比例，优化人

才队伍结构。此外，构建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采取岗位轮换的方式，鼓励人才在不同基层岗位锻炼，

提高人才业务能力，实现人才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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